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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 响 到 我 不 能 跟 中 国
学生一样入团入党;考
大学选择自愿时,我爸
爸主张我报工科,于是
我 报 考 了 天 津 大 学 化
工系无机专业。1965年
毕业时,我已经习惯在
中国的生活,不想回印
尼 了 。 我 爸 爸 也 同 意
了 。 但 有 关 领 导 却 动
员我回印尼去。于是,
我就回到印尼,却不料
回家还不到一个月,印
尼“九·三0事件”便
发生了。我爸爸被捕,
家里被抄,到处抓人杀
人。为了不暴露身份,
我 不 得 不 在 日 新 学 校
教书,一直到了1966年
该 校 被 封 。 年 底 我 再
次踏上轮船,辗转回到
中国。可当时,国内正
处 在 “ 文 化 大 革 命 ”
初 期 , 到 处 都 在 闹 革
命,很难找到管我们的
人。

终于,领导征求我
意 见 , 想 去 哪 里 工 作 ,
我 不 假 思 索 就 说 到 工
厂 。 于 是 我 被 分 配 到
北京化工实验厂,从工
人,技术员,调度员一直
干到高工。在此期间,
为了不暴露我的身份,
我到公安局改国籍,正
式加入中国籍,把名字
从萧美兰改成萧群。

在 工 厂 一 年 后 转
正,工资从45元涨到55
元 。 虽 然 我 还 得 负 担
在华侨农场的弟弟,每
月给他20元,但还积极
响 应 节 约 主 动 要 求 调
低工资。当时在厂里,
革 委 会 、 军 代 表 是 最

高 领 导 。 我 已 经 是 中
国籍了,应该可以入党
了吧?在厂内的各种活
动我都积极参加,什么
事都严格要求,起带头
作用,可是,因海外关系,
以 及 中 国 与 印 尼 断 交
等原因,我的入党问题
直 到 刘 延 东 同 志 当 我
们车间书记时,才得到
解决。此后,到了36岁
我才结婚

我 在 家 是 老 大 ,
却 没 能 让 父 母 省 心
过 。 1 9 6 6 年 前 我 们 前
4 个 孩 子 都 在 中 国 念
书 。 老 二 萧 美 丽 、 老
三 萧 忠 清 是 以 留 学 生
身份来的。萧忠清1965
年进的清华大学,可又
遇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
没学到东西,打算回印
尼,后来却只能滞留在
香 港 。 老 四 萧 忠 贤 印
尼 排 华 反 华 后 1 9 6 6 年
来 华 , 先 在 广 州 , 后 来
到海南农场割胶,身体
顶不住,吐血查不到原
因。20世纪70年代初,
他 进 了 北 京 医 学 院 成
了 一 名 工 农 兵 学 员 。
毕 业 后 分 配 到 北 京 工
人疗养院工作,后又调
到广州。爸爸1981年在
荷兰去世时,他去奔丧,
以陪同妈妈为由,就留
在了荷兰,和萧美丽一
起行医,维持家里生活,
照顾我妈妈。

在 这 样 环 境 下 成
长的我,无论在哪里都
受 到 周 围 朋 友 的 无 私
帮 助 。 我 有 心 回 报 社
会,也乐于帮助别人,但
不 一 定 能 回 报 曾 经 帮

助 过 我 的 人 。 这 就 是
我 所 理 解 的 革 命 大 家
庭。

“ 文 革 ” 后 各 级
侨 联 组 织 恢 复 , 我 于
1989年又被调到北京市
侨 联 联 络 部 工 作 。 当
时侨联很穷,要开展什
么 活 动 都 要 自 己 想 办
法 筹 钱 。 从 来 没 做 过
生意的我,为了有钱搞
活动,联络部还卖过蜂
王浆,一瓶赚一毛钱我
们也干,后来帮印尼归
侨回印尼探亲,协助办
理签证,我们得以收取
些 服 务 费 。 不 少 归 侨
来北京市侨联,是因为
知 道 我 是 萧 玉 灿 的 女
儿,相信我。从中我也
结 识 了 不 少 可 贵 可 亲
的 归 侨 。 来 京 探 亲 遇
到问题的华人,也会经
常到侨联找我。比如,
得了重病,上飞机需要
更好的服务,推轮椅送
到候机室;住院找合适
的大夫看病;来京需要
接机,语言需要翻译沟
通,等等。总之,需要我
们帮忙的,我们都尽力
做 到 热 情 服 务 。 因 为
服务,我们结识了更多
的朋友;因为服务,我们
彼此产生了信任,结成
了友谊;因为服务,北京
市 侨 联 得 到 银 闸 胡 同
400平米的独门独院平
房,建立“归侨之家”;
因为服务,每年9月30号
香港建云旅行社出钱,
其 在 京 的 团 队 以 市 侨
联的名誉举办联欢会,
演节目,抽奖品,提升了
侨联的名声。1997年我

从侨联退休后,许多归
侨 、 印 尼 华 人 都 能 和
我保特联系。1990年,
我 和 市 侨 联 主 席 林 其
珍等人去印尼访问,见
到了断交前的侨领,雅
加达华侨总会(侨总)的
老 朋 友 郑 年 锦 、 余 麦
风、赖作仁等,恢复并
建 立 了 紧 密 联 系 。 后
来,郑年锦先生为市侨
联困难户捐款30万人民
币,成了市侨联基金会
的第一桶金。

我 在 市 侨 联 联 络
部工作期间,还带原驻
印 尼 大 使 黄 镇 夫 人 朱
霖同志,原驻印尼总领
事 李 菊 生 夫 妇 、 徐 仁
夫妇重游印尼;带余麦
风 先 生 到 中 南 海 见 他
叔叔;照顾原印尼移民
厅赖先生在京的生活,
并结识其子,至今保持
联系;组织在印尼的巴
中 校 友 为 奥 运 会 水 立
方捐款,仅经我手的就
有近15万美金。

退休之后,我除了
担 任 北 京 印 尼 归 侨 联
谊 会 副 会 长 以 及 接 替
巫 乐 华 担 任 北 京 巴 中
校友会会长之外,还在
侨务界,特别是国侨办
离 退 休 老 侨 的 大 力 推
举下,担任北京市老年
协会(由中央和北京侨
务 界 组 成 的 退 休 老 侨
协会,后改名为北京市
离 退 休 侨 务 工 作 者 联
谊会)会长。

北 京 巴 中 校 友 会
的工作,除了联络在京
校友,组织校友合唱团,
关 怀 、 互 助 、 联 谊 之

外,还组织与境内外校
友 的 联 谊 活 动 。 特 别
是在进入新世纪后,我
们 在 昌 平 太 阳 城 、 华
北 大 酒 店 等 地 点 就 曾
经组织与印尼57届、58
届、59届、60届等多届
巴 中 校 友 一 起 在 京 联
欢,每次都有好几百人
参 加 。 我 们 也 组 织 北
京 校 友 到 印 尼 参 加 巴
中 建 校 的 大 型 纪 念 活
动。2005年的巴中建校
60周年北京有近100人
参加, 2015年70周年也
有近50人参加。2012年
和2013年还去香港参加
那 里 的 巴 中 校 友 会 的
活 动 。 这 些 联 谊 活 动
联络了感情,增进了友
谊,也发扬了“乐观,进
取,合作,奉献”的校训,
也 增 进 了 海 外 校 友 们
对中国的了解。

2013年,我有机会
认 识 了 已 故 原 福 建 省
副 省 长 、 中 国 侨 联 副
主 席 尤 杨 祖 的 长 女 尤
木兰,她正在北京照顾
残 疾 的 弟 弟 。 她 弟 弟
残疾是先天的,不会说
话,完全没有自理能力,
需 要 人 照 顾 , 但 至 今
没 解 决 低 保 、 残 保 问
题 。 她 自 己 年 龄 越 来
越大,健康状况每况愈
下,存款也越来越少。
我 帮 助 她 向 有 关 单 位
反映她的困难,呼吁解
决她们的低保问题。

2008年我刚接手北
京 市 离 退 休 侨 务 工 作
者联谊会的工作后,在
大家的建议和支持下,
把 该 会 仅 有 的 捐 款 资

   从土生华人到老归侨（中）
萧群


